
“趋水而居、 聚而成城”， 一直是
人类建城选址的规律， 中国历史上很
多城市都邑的起源和发展都与河流有
密切联系， 如在黄河河畔生长起来的
洛阳和开封， 依傍长江的南京和重庆。
北京作为我国的历史古都， 区域内河
流众多， 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也与
众多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中有一
条河流对北京的发展和兴起尤为重要，
这就是今北京城西北处的长河。

今北京长河主要指昆明湖—京密
引水渠—紫竹院—什刹海河道， 在元
代以前谓之高粱河， 曾为永定河故道。
历史上永定河善淤、 善决、 善徙， 俗
称无定河， 魏晋时期永定河自石景山
附近向东流经高粱河， 其后永定河向
南偏移， 原故道遗址即形成了高粱河。
当时高粱河的源头位于今紫竹院， 东
流至今德胜门 ， 经什刹海 、 中南海 ，
流向东南， 于今马驹桥处汇入凉水河。
《水经注》 记载高梁水： “出蓟城西北
平地泉， 东注， 经燕王陵北又东经蓟
城 北 ， 又 东 南 流 ” (如 图 1所 示 ) 。
《魏氏土地论》 也记载： “蓟东一十里
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东南入湿水也。”

图1 水经注中高粱河河道示意图
对高粱河的开发利用最早可追溯

到三国曹魏时期。 由于向南迁移后的
永定河与高粱河同为东南流向， 永定
河水势凶猛时常泛滥， 而高粱河则水
源匮乏、 水量不足。 时驻广阳的曹魏
征北将军刘靖在此屯垦戍边， 为解决
永定河水患和军队屯田之需， 曾 “登
梁山以观源流， 相湿水以度形势”， 命
令士兵在永定河石景山附近修建了一
座障水的戾陵堰， 并于左岸岩石开凿
成矩形引渠， 向东引至紫竹院贯通高
粱河， 其间流域灌溉二十多万亩粮田。
因渠道类似车箱矩形， 遂称之为 “车
箱渠”， 这也是北京最早的大规模引水
工程 （如图2所示）。 史载： “以嘉平
二年， 立遏于水， 导高粱河， 造戾陵
遏， 开车箱渠， 灌田岁二千顷。” 在其
后几百年中， 这一水利工程历经多次
维修扩建， 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高粱
河水系也由此逐渐形成。

图2 古车箱渠
辽宋时期，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

州给契丹， 此时幽州地区属辽国， 为
夺取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率兵攻幽州。
辽宋大军于今高粱河畔会战， 最终宋
军溃败， 直接造成了日后北宋连战连
败的局面， 此战也成为辽宋关系的重
要转折点 。 据 《辽史景宗纪 》 载 ：
“秋七月癸未。 (耶律) 沙等及宋兵战

于高粱河 ， 少却 ； 休哥 、 斜轸横击 ，
大破之。 宋主仅以身免， 至涿州， 窃
乘驴车遁去。” 金灭辽后， 金在高粱河
西北原辽南京基础上建立中都城。 自
此， 高粱河的功能由单纯的引水灌溉
转向运输及城市用水等综合性功能转
变。 中都城建立后， 城市人口增长迅
速， 粮食物资需求加大， 为解决漕运，
金在城北护城河以东开凿闸河， 并以
永定河为水源， 但因永定河含沙量大，
“积滓成浅， 不能胜舟”， 最终造成闸
河淤塞。 公元1205年， 金又从玉泉山
流泉下游的瓮山泊开渠引水至高粱河，
并以高粱河的下游湖泊白莲潭与闸河
相接 ， 以济漕运 ， 但终因水量有限 ，
闸河也难免浅滞 。 据 《金史 》 载 ：
“故为闸以节高良河、 白莲潭诸水， 以
通山东 、 河北……其溯流而至通州 ，
由通州入闸， 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
这是高粱河接济漕运的首次尝试， 也
是北京近郊水系的一次重要改变。 金
时， 高粱河下游白莲潭是一片天然湖
泊， 水域辽阔、 风光旖旎、 景色秀丽。
金利用这片水泊扩浚筑岛修建琼华岛，
营造了众多的园林宫殿 、 亭台楼阁 ，
作为金朝皇家游幸娱乐的离宫别苑 。
白莲潭即为今什刹海、 北海和中海水
域。 这片水泊和宫苑后来成为元大都
城建立的依托， 对北京城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如图3所示）。

图3 金代高粱河
1215年， 蒙古骑兵南下， 突破南

口， 攻占金中都， 大肆抢夺后， 火烧
金中都 ， 万千宫殿 、 房舍毁于一旦 ，
留下了一片断井残垣的都城废墟， 而
金在高粱河下游白莲潭畔万宁宫等宫
殿别苑却得以幸免。 其后蒙古骑兵再
次南下， 忽必烈驻跸燕京近郊， 即金
白莲潭周边的宫苑， 四年后忽必烈打
算定都北京， 但金中都已成一片废墟，
不利重建， 元主遂命刘秉忠以其驻跸
的白莲潭为中心新建都城， 于是有了
一座世界名都———元大都， 也奠定了
明清乃至今天北京城市的基础和格局，
这也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 元代以白莲潭为中心建城， 将
水泊分为南北两部分， 南部被圈入皇
城御苑， 称之为太液池， 北部则称之
为积水潭 （今什刹海）。 都城建立后，
物资需求极大， “百司庶府之繁， 卫
士编民之众， 无不仰给于江南”。 当时
南来粮船通过大运河仅可运抵通州 ，
金代开凿连接通州的闸河， 此时因无
水源已废弃。 元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为解决大都城的粮食运输问题， 在金
闸河基础上开凿通惠河， 同时修建引
水渠引昌平白浮泉水 ， 沿途纳诸泉 ，
汇入瓮山泊 (今昆明湖)。 自瓮山泊开
一渠道至紫竹院， 经高粱河至大都城

内积水潭， 以积水潭东南与通惠河相
接 （图4）。 整条引水渠道开凿后， 通
惠河水量大增， 南来漕船可直接溯流
而上， 直抵积水潭。 积水潭一时舳舻
蔽水、 百货云集， 成为京杭大运河漕
运的集散终点， 高粱河也因此为京杭
漕运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4 元时高粱河
至明代时 ， 白浮泉引水渠废弃 ，

高粱河水源主要依靠西山玉泉和翁山
泊， 因此明朝时， 高粱河又称为玉河。
由于和西山翁山泊相接， 这一时期玉
河成为明代帝王嫔妃赴西山风景区游
览的御用河道。 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
在玉河两岸增建了诸多名胜景点， 如
万寿寺、 五塔寺、 乐善园、 长春桥等，
同时河道两岸垂柳掩映 ， 亭台散布 ，
风光十分优美。 朱茂昞在 《清明日过
高梁桥作》 中曾写道： “高粱河水碧
弯环， 半入春城半入山。 风柳易斜摇
酒幔， 岸花不断接禅关。 看场压处掉
都卢， 走马跳丸何事无？ 那得丹青寻
好手， 清明别写上河图”。 此外每逢清
明、 重午等节日， 玉河两岸人文活动
兴盛 ， 游人熙熙攘攘 ， 比肩接踵 。
《帝京景物略》 载： “水从玉泉来， 三
十里桥下， 夹岸高柳， 丝垂到水， 绿
树绀宇， 酒旗亭台， 广亩水池， 荫爽
交匝 。 步清月日 ， 都人踏青 ， 舆者 、
骑者 、 步者 ， 游人以万计 ， 浴佛日 、
重午， 游亦如之”， 描述的就是当时玉
河沿岸垂柳掩映 ， 水田环绕 、 别业 、
僧寺众多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清代时， 在北京西山周边兴建三
山五园， 玉河成为清皇室去往西山离
宫别苑的专用河道， 此时玉河才始有
长河之名 。 乾隆皇帝及以后的皇帝 、
后妃们多次从这条水路至颐和园游乐，
清末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慈禧太后在
中南海度过浴佛节后， 便乘龙舟沿长
河西驶 ， 至西山玉泉山静明园静养 。
清代在长河沿岸增加了畅观楼、 倚虹
堂 、 豳 （Bīn） 风楼 、 鬯 （chàng） 春
堂等多处景点 ， 当时两岸广植桃树 、
柳树， 每到春夏之季， 沿岸桃红柳绿
美不胜收， 并留下了 “天坛看松、 长

河看柳 ” 一段佳话 。 由于地处近郊 ，
加之风景秀美， 长河成为清代百姓游
赏的主要风景胜地， 沿岸人文活动较
明代更加兴盛， 每逢清明、 端午节都
会举行盛大的庙会 。 据 《宛署杂记 》
载 ： “俗传四月八日 ， 娘娘神降生
……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 各携
酒果音乐， 杂坐河之两岸， 或解裙系
柳为围， 装点红绿， 千态万状， 至暮
乃罢”， 热闹非凡。 1908年慈禧太后死
后， 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 隆裕皇
太后宣称永不再游颐和园， 长河御道
因此被废弃。

图5 慈禧龙船
百年的沧桑历史转瞬而过， 时至

今日， 长河已变了模样 （图6）。 昔日
开凿的车厢渠旧迹难寻， 元代水域辽
阔舳舻蔽水的积水潭已经缩成了三片
宁静的水湾， 明清时长河上帝王浩浩
荡荡的龙船早已没了踪影， 长河畔喧
嚣热闹的场景一去不返， 只有历经百
年的垂柳静静地屹立在长河畔， 还有
两岸众多的文物古迹在叙说长河昔日
的辉煌。

长河从最初蜿蜒于金中都城郊外，
到后来自北京城中心婉转流过， 一千
年来不断流淌， 为北京城市提供着漕
运、 城市用水、 灌溉等诸多便利， 对
北京地区的开发、 城市建设、 经济发
展、 历史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既沉积了历史 ， 也繁衍了文化 ；
既包容了过去,也孕育着未来。 它以甘
甜的河水润泽着京城大地， 滋育着城
市 的 成 长 ， 也 美 化 壮 丽 着 千 年 都
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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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坤朋，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

究生。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中国
古建筑木构修复与加固研究、 水文
化遗产等研究 ，参 与 出 版 《什 刹
海 水 文 化 遗 产 》 《京 华 水 韵 ———
北京水文化》等多部水文化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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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长河风光


